
第一节元代庙学的结构

元代庙学的结构基本上沿袭宋代，并更加定型。庙学四周筑

有围墙，墙顶插上甃石，以防外人随便爬入。墙中开有几道门，

作为进出庙学的通道。庙学的正门为棂星门（其在庙学中所处的

位置很似天座中的灵王星，故名），相当于王宫的路门。穿过棂

星门，便可看见一个上面架设了小桥的水池，此即泮池，或称泮

水（中国上古诸侯之学称为颊宫，因颊、泮同音，有人误将泮作

颊，后世相沿成习，故名）。泮水一般都设于棂星门之内，如有

例外，像新昌县学原设于棂星门之外，大德初也都按常规改

创 。跨过泮池，穿过仪门（或称戟门），进入庙学的主体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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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建康府学图图

孔子庙和学宫。

孔庙和学宫的位置一般为孔庙在前，学宫在后，即所谓前庙

后学；或孔庙在左，学宫在右，即左庙右学，以示尊崇。座向一

般为座北朝南，宋代还有少数东向的庙学①，到元代则很难见

到。

孔庙的大门为大成门，主体由大成殿和先贤祠组成，是庙学

页册，第修学记》，收在《四库全书》第

册，第记》，收在《四库全书》第 页；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二十八《吉州改

①如兴国军学和吉州州学就一度东向。参见王质《雪山集》卷六，《兴国军学



。嘉靖九年，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建

昆山州学至正十年改壁画为塑像即是一例。见朱珪《名迹录》卷一《昆山重

。元大德

祭祀的主要场所。大成之名，最早是宋徽宗御书大成殿名于国子

监，后天下学校纷纷效仿。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塑像（面南），

孔子像的两边为两公（或四公，元末才统一为四公），十哲塑像

分东西向排列，东西各五位，其他七十子及先儒画像绘于墙上

（因画像容易脱落，元末也有个别地方画像改塑像者）

十一年七月之前，孔子谥号至圣文宣王，之后被封为大成至圣文

宣王。入明后，这一称号仍沿袭到明中后期，直至明世宗嘉靖九

年十一月辛丑更正孔庙祀典，定孔子谥号曰至圣先师孔子。孔

庙孔子、四公、十哲采用塑像的惯例亦延用到明嘉靖年间。明洪

武十四年四月，南京兴建新太学，明太祖下诏以孔子木主易塑

像，此乃个别情况

。议，下令孔庙塑像改用木主

元代祭祀四公、十哲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。大致说来，南

方承袭南宋的配享和从祀制度，北方则用辽金之制较多，元统一

后这种局面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。唐开元间孔庙配食颜子，拔

曾子于诸子以足十哲。北宋神宗熙宁七年，诏封孟轲邹国公，孟

子与颜子并配，此即两公。因有学者认为由于子思学曾子，孟子

学子思才使得儒家道统得以沿袭，故南宋度宗咸淳三年，诏封曾

参郕国公，孔伋沂国公，与颜子、孟子配享先圣，至此有四公之

修儒学记》，收在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（第三辑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，新文丰

年初版，版本下略）第 页。册，第出版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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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版，版本下同）卷四十七《吉礼》一，第年第

刊》（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号）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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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金的辖地一部分原为辽朝管

之，由是庙配止颜孟。

版，版本下同）卷一五月第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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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；封颛孙师陈国公，升十哲位。十哲为：费公闵损、薛公冉

雍、黎公端木赐、卫公仲由、魏公卜商（居殿上东面，西向北

上），郓公冉耕、齐公宰予、徐公冉求、吴公言偃、陈公颛孙师

（居殿上西面，东向北上），为从祀。宋代理学家周敦颐、张载、

程颢、程颐、朱熹在理宗淳祐元年正月被列为从祀；理宗景定二

年张栻、吕祖谦从祀；度宗咸淳三年，复以邵雍、司马光列从祀

（两人在端平二年就得以入祀）

。江南因原为南宋管

理，一部分为原北宋疆土。辽朝孔庙祭祀沿袭唐代，金朝则用北

宋之制，而当南宋度宗咸淳三年祭祀四公的时候，金朝已经灭

亡。故元朝统一之初，北方主要采用北宋之制，孔庙以颜孟配

享，少数落后地区仍采唐制，仅配以颜子

辖，故采用南宋之制，孔庙配以颜（子）孟（子）曾（子）（子）

思四公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两种祭祀制度长期共存，并相互影

响。“宋平，北方学者安颜孟而异曾思，闽宪首请黜之，当国之

，

臣不然之也。其后一侯为宪河南，是时襄阳未入山南，犹其所莅

北方祭祀二公的局面也，不请而遂

诏令中也都只提到颜孟而无曾思

一直持续到仁宗延祐三年，在延祐元年圣旨免除亚圣后代差税的

。祭祀的这种南北差异引起诸

多不便，一些儒士如姚燧竭力呼吁曾思对儒家道统的延续功不可

《礼志①《宋史》（中华书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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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编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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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这一诏令其实是南

图 元代集庆路学图（从中可比较宋元庙学结构的差异）

没，黜之不义，理当配享 ，于是在延祐三年七月，诏春秋释奠

于先圣，以颜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配享

宋度宗咸淳三年诏令的重复，反映了元朝尽管在政治上统一了全

国，但孔庙从祀制度直到元中期还保留南北分治时的状态。且这

一诏令执行得非常缓慢。如陕州庙学到至顺三年才重修孔庙，增

页。

《元史》（中华书局 月第年 版，版本下同）卷七十六《宣圣》，第

册， 页。第新编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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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藁城县宣年加封曾子郕国宗圣公，子思沂国述圣公，故名）

祭曾思 ；定县庙学元统二年增创郕沂二国公配位（文宗至顺元

圣庙至正八年补两配飨于殿③；彰德路学在至正元年监察御史到

来之后“增像二公，合为四配” ；完州州学“旧像止颜孟，累

政因仍，义不遑及”，至正十二年才得以增创

郡县奉行未

页。

页。

页。

。至正年间江南

，

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佥事杨俊民就说：“迄今（指至正八年）尚有

未升曾思，大郡且然，况小邑乎？斯文之难也。

。

如条格的情况可见一番。北方庙学祭祀四公的过程，直到元末才

真正完成。那种认为延祐三年仁宗配享四公的诏令标志全国文庙

制度统一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

明代孔庙沿袭对四公的祭祀。洪武五年，明太祖巡视国子

监，因孟子“民为贵，君为轻”的名言有损自己的威严，下令罢

孟子配享。逾年，即又恢复。皇庆二年六月，仁宗以许衡从祀，

又以先儒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邵雍、司马光、朱熹、张

①韩嘉会《陕县志》卷二十一《元陕州重修庙学记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（第

册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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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李国禔《安阳县志》卷十一《彰德路重修孔子庙记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

册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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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它的最终确立对此后明清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影

栻、吕祖谦从祀。除许衡外，其他几位在南宋时就已列入从祀，

显然是因为北方采用北宋之制，南北不同，至此颁布诏令，以求

统一。其真正贯彻当同四配一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如藁城县孔

庙“两庑七十子旧图于壁”，至正八年才“绘七十子暨十儒于两

庑”

。

响深远。进入从祀的七十子姓名十分冗长，不便一一排列。即使

在元代，时人都觉得颇难记住。故金华人张孟兼稽考异同，集为

章句，以便记诵，结果广为流传

对孔子的崇奉不能不惠及其父叔梁纥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

年，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；元文宗至顺元年，加封齐国公叔梁纥

为启圣王；明嘉靖九年，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建言，下令在

孔庙大成殿之后，别立室祀叔梁纥，而以颜子、曾子、子思的父

亲颜路、曾晰、孔鲤配享 。故从此开始，孔庙除大成殿之外，

还增加了一个部分，即启圣祠（见图

先贤祠，又名乡贤祠，供奉者或为对庙学有功的先正达官。

如惠安县学乡贤祠祭祀前后主持庙学修建的几位官吏：监县乐礼

公、县尹吴汉臣以及陆君华 。不过，祭乡贤的主要目的是表彰

忠孝、净化风俗、提倡纲常。故彭泽县庙学三贤祠祭祀高风亮节、

第 页

①沈涛《常山贞石志》卷二十三《藁城县宣圣庙绘塑记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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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。代笔记小说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

陶宗仪《辍耕录》卷二十二《孔门弟子》，见“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丛书”《元

年出版），第

页。《明史》卷五十《礼志》四，第

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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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卢琦《圭峰集》卷下《惠安县学修学增田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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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句容金石记》卷六《乡贤祠记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（第二辑），第

页。册，第

①刘将孙《养吾斋集》卷十六《彭泽县学三贤祠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。祭乡贤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人们见贤思齐，油然联之手的刘邺

年的张常洧和孝忠皇帝、死于黄巢义军供奉居丧尽孝、守墓

；句容县学乡贤祠楷模千古的陶渊明、唐狄梁公仁杰和苏东坡

图 明代昆山县儒学图（敬一亭与启圣庙为明代出现）



朱熹、吕祖谦、陆九渊的理论影响所致

页。

。

想起亲亲尊尊的儒家道德，从中受到教育。故有些地方起初因稍

有功劳而被供奉的乡贤，后亦为孝子取代

先贤祠与大成殿不仅分开而建，两处的祭祀规格亦不同：孔

子、四公、十哲、七十子及先儒是天下庙学通祀，享受更高的祭

祀规格；乡贤只是在地方庙学祭祀而已。前者为天下共同尊奉，

后者则与当地接近，更为诸生熟识。但两者存在密不可分的联

系。除上古孔子及其弟子理所当然地进入从祀之列外，近世的学

者要想进入首先必须取得乡贤的角色，具有乡贤的基础。从宋代

九儒死后到其被列入从祀的时期内，在其原来讲学之所，或仕任

之地，或过往之途，或影响所及，都已被当地乡贤祠供奉。例

如，嘉定间南安军学乡贤祠供奉周敦颐、程颐、程颢，是因为

“昔周子二程相与讲习其地”；永州州学建周先生祠乃因周敦颐

嘉祐中曾担任永州通判③；因“周子尝仕合阳”、二程先生曾

“游于广汉”，故开禧三年成都府学建三先生（周敦颐、程颐、程

颢）祠堂 。鄞县学修建乾淳四先生祠乃是出于近代师表张栻、

。在皇帝下诏孔庙从祀

九儒之前，九儒已普遍荣登南方各地庙学乡贤之位。开禧间三先

册，第年出版，版本下略）

①《两浙金石志》卷十八《元浦阳五贤赞》，见《石刻史料丛书》甲编（台湾艺

，第文印书馆

册，第

叶适《水心集》卷十一《南安军三先生祠堂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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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，第

张栻《南轩集》卷十《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页。

册，第

魏了翁《鹤山集》卷三十八《成都府学三先生祠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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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宋末皇帝下

页。

生（周敦颐、程颐、程颢）之祠就已“遍天下”

。除建立鲁斋书院专门祭祀许衡，许衡生前执教

诏从祀近代九儒其实是对其影响广大这一现实的承认，当然也更

加提升了他们的地位，元仁宗重申此诏旨则加速了程朱理学对北

方社会的渗透。元仁宗同时下诏从祀许衡，而在此之前大名已经

修建了许衡庙

过的关陇地区纷纷建学以祀。乡贤祠与孔子、四公（二公）、十

哲、七十子及先儒一起构成等级的阶梯。宋代九儒和许衡均为近

世之人，他们可以由凡人到先贤，再入从祀；颛孙师可以由从祀

先贤步入十哲之列；曾子、子思可以从十哲跻身四公。这些无疑

不在启发人们：只要你们好好修身，死后同样可以成为贤儒，在

世同样可以得到晋升，社会已经为每一个人架设好等级的阶梯，

你们同样可以做到公侯伯爵，但孔子是不可动摇的，是无法逾越

的，他是万世之师，是大成至圣。这个孔子其实早已死去，对他

无论多高的封号对一个作古之人来说已无多大意义，但他实际上

是皇帝的化身，树立孔子至高无尚的地位实则是在标榜皇帝的权

威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孔庙对亡灵的祭祀其实是在演绎现

实社会的准则，从祀者的位次不仅关乎故人的后代，更是社会礼

仪所在，千万不可儿戏。明白了此理，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政者那

么强调祭祀的重要。

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元代庙学祭乡贤的传统。明代庙学不仅建

有乡贤祠，还增加了名宦祠。洪武二年，明太祖下诏文庙附祭乡

《鹤山集》卷三十八《成都府学三先生祠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页。

① 魏 了 翁

册，第

卷七十六《祭祀》五，第②《元史》



。有的庙学有单独的乐器库，有些孔庙还建有

页。

上页

。于是，从明初开始很多庙学贤名宦，即出身当地的有名官员

都建起了名宦祠。

除大成殿外，孔庙部分还有储藏舆服、祭器之地，或称祭

库，或称三礼堂

。土地庙

学宫的主体部分是明伦堂和尊经阁。明伦堂又曰明德堂、崇

化堂，为诸生习业之所。讲习的要旨是为人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

子子，故明伦堂的斋室均冠以与人伦有关的儒雅之名。明伦堂由

几个斋室组成，斋室数目一般成偶数，即或二、或四、或六、或

八

。

。镇江路学明伦堂就有所谓志道、据德、居仁、正义、存

心、养性、敬老、正蒙八斋

册

尊经阁名称颇多，或曰文昌阁、观海阁、九经阁、斯文楼，

或曰稽古阁、经史阁、御书阁，为庙学藏书之所。图书的来源不

外乎三种。或捐赠。宋代有所谓御书、赐书。宋神宗和宋徽宗喜

好舞文弄墨，四明庙学就藏有他们所手抄的一些儒家经典；淳熙

七年，宋孝宗有旨将皇子魏王判官藏书 轴赐与四明庙

学 。皇帝赠书在元朝少见，一般私人赠书则见于记载。如至正

①杨芳灿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六《学校》一，见《中国省志汇编》（台湾华文

书局印行）第 页册，第

册，第

福州庙学称此部分为三礼堂，见福建通志局纂《福建通志》卷七《福州庙学

记》，收在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（第二辑）第

页。公司

③如集庆路学即建有土地庙，见张铉撰《至正金陵新志》（台湾成文出版有限

年影印）卷一《集庆路学图》，收在《中国方志丛书》，第

页（文学部）

④《元代庙学和书院的规模》，〔日本〕牧野修二著，《爱媛大学文学部论集》

第

儒学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⑤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十一《学校

页。《宝庆四明志》卷二《学校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



。或购买。杭州是南宋都

。南宋福建建宁府建

远不至。

；彰德总管胡某主

年间庆元路照磨吴子辉的父亲将四部家塾《汉文忠经》一册、

《古文孝经》一册、《忠烈事实》一册、《孝义事实》一册捐献庙

学①；栾城县学得到佥枢公所赠图书一万卷

持募捐图书一万二千卷，并将书籍总目和捐书人姓名刻之于石，

免除抄录、假借的麻烦，方便学者

，

城，也是当时的出版中心，不少庙学从京师（即杭州）、从国子

监购书，金代地方庙学教材都买自国子监④，元代沿袭了这一传

统。如淮安路儒学“市书于杭得三千卷

，

阳县出版亦很发达，时人朱熹就说：“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

或自己根据书板刊印。在元代，刊印发行图书要得

。从元世祖开

到主管的监察部门批准。如庆元路学所藏《困学纪闻》系泰定二

年廉访佥事孙楫命刊；《玉海》等书先是浙东都事牟应复建议板

行，至元五年宣慰使都元帅也乞里不花资德命刊

始，在集贤院下设有兴文署，专门负责全国书板印行，此乃元朝

之；署

的一大创举。兴文署，秩从六品，置署令一员，以翰林修撰兼

一员，以翰林应奉兼之。至治二年罢，置典簿一员，从

第

第

册，第 页。

页。《至正四明续志》卷七《学校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

②《常山贞石志》卷十八《栾城县学田记》，见《石刻史料丛书》甲编，

，第

③胡祇遹《紫山大全集》卷十一《府学储书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页。

页。④《奉天通志》卷一百四十九《教育》，第

⑤《江苏金石志》卷十九《孔庙经籍祭器记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

页 。

页

朱熹《晦庵集》卷七十八《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册，第

页。《至正四明续志》卷七《学校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

册，

册，



面，时间是在延祐六年 。

。
七品，掌提调诸生饮膳，与凡文牍簿书之事。仍置典吏一人

元代的书价不得而知，不过书板的价格大致可以推算。宋宝祐间

赵节斋发现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严陵刻本，“字小且讹，精加

雠校，易为大字刊本，藏之。”后来曾有人出中统钞三百锭向赵

节斋的孙子赵明安求市。说明该书板的市面价在中统钞三百锭左

右，书板共计

庙学图书一般分书板和书籍。书籍数量因路、府、州、县各

级学校而异，但此划分不能绝对。同一级的学校藏书量也会因地

域不同而有差异，大致说来，南方地区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，社

会动荡很少，庙学藏书较丰，一些学校尊经阁藏有“宝镇”，如

鄂州州学稽古阁收藏有绍兴石经及两朝宸翰，价值颇高③。庙学

藏书多则几百种、上万卷，少则几十种。图书种类一般为：四书

五经的多种选本、注本；迄唐为止的几部正史、宋以前（含宋）

的几部主要类史、史评及当地方志；先秦诸子的经典；多数集中

在唐宋的文集、诗集。这些书籍多为科举必考内容。《至正四明

续志》保存了至正年间庆元路学的藏书目录，其藏书量在元代既

不算颇丰，亦不为甚少，约为中等水平，从中可以窥见一般庙学

的藏书种类。详见下表。

第

第

①

②

册，

③

第

页。《元史》卷八十七《百官》三，第

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卷十五《元嘉兴路重修庙学碑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

页。

册，朱熹《晦庵集》卷八十《鄂州州学稽古阁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页。



；元末诸城县

页。

总体上讲，庙学的实用类图书极少，像庆元路学的多种书板

中，仅《月令解》较为帖近生活，教人一些气候常识。四明地区

另有一部《耕织图》书板，但都是杜洲书院收藏

资料摘自《至正四明志》卷七《学校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①

《至正四明续志》卷八《学校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

页。

②

至正年间庆元路学藏书目录一览表



，“书板旧刊甚富，闭置暗

延祐年间一共有图书

册，而另外

页。

。
学藏有《狄梁公碑字》一帖、《书谱碑字》一帖，属书法类

庙学图书更多的是示人以忠孝礼义，此乃庙学的宗旨所在。元代

庙学图书管理不善，书籍散轶、书板蠹朽的情况严重。入元后，

镇江庙学书籍所存者不及什之二三

保存至今的《宝庆

室，岁久朽蠹，无复修补。今所存止二十八种五千四百四十七

板，惟《堂阴比事》则教授朱天珍所增也。”

四明志》、《延祐四明志》、《至正四明续志》记载了三个不同时期

四明庙学（宋称明州州学，元称庆元路学）较为完整的图书目录

及册数，对其稍作比较，就会发现图书种类呈递减的趋势。宝庆

种，其中

年间收藏的价值珍贵的赐书、御书到元延祐年间已经不翼而飞；

种到至正年间仍然保留，但

种书 册不知去向，新增的仅九种减少了

种、

册，其中四种是私人捐赠，故纯从数量上看，延祐到至正年间图

册。可见几十年间四明庙学非但未购置新书，书减少

旧有数量也无法维持，庙学的贫困和管理的混乱不难想象。

学宫部分还有供庙学师生休息、就餐、淋浴用的斋、厩、庖

等，即庙学的生活区。有个别庙学教授起初住在远离庙学十里之

地，对师生切磋学艺带来诸多不便，故改在学宫旁边营造教授

厅④。一些庙学前后植有松桧竹柏，环境十分幽静⑤。

辑）第 页。

①朱学海《诸城县志》卷十五《密州重修庙学碑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（第三

册，第

页。

页。

②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十一《学校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

同上书，第

册 ，第④张仲炘《湖北金石志》卷十一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

第 页上。

《两浙金石志》卷十五《元嘉兴路重修庙学碑》，见《石刻史料丛书》甲编，

册，第



。后来三舍法罢，武学废，，

页。

页。

元代庙学与前后朝相比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射圃的完全荒废，

改作它用。在正统的儒家看来，射是六礼之一，排在礼乐之后，

对于培养士人来说，意义非同小可。同时，射又属武事范畴，经

常习射有助于提高人的作战能力，故射圃与武举息息相关。北宋

神宗熙宁年间实行三舍法，武学附选，各地庙学纷纷建圃习射。

射圃位于学宫周围，射圃中树立箭靶，边上建有观德亭，“诸生

暇日相与揖逊，习威仪而观德行

射圃亦废。淳熙元年，南宋孝宗皇帝颁射义于天下，企图重振射

圃，地方仅有少数庙学响应。如淳熙三年冬四明州州判皇子魏王

奇”

“度地筑圃于学宫之前，凡六亩四十一步三分有三厘五毫有

；绍兴府上虞县淳熙十二年守臣刘筥到来之后才“垦东偏

广州州学射圃是在淳熙元年州废地，芟剃草莽，辟为射圃。”

。其后只有极个别

，射圃的长期、普遍废弃的局

县学立射圃诏下达后的第五十年才得以创建

地方对沦弃榛莽的射圃加以剃葺

建屋

面已无力挽回。以四明庙学射圃为例，到嘉定三年，在亭之南北

间出租；宝庆二年，“校官方万里恐地久浸失疆界，计其

丈石，埋石以识之；绍定四年，教授陈松龙申府复故址，建墙

册 ，第

①杜春生《越中金石记》卷四《绍兴府上虞县重修学记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

（第二辑）第

页。《宝庆四明志》卷二《学校》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

（第二辑）第 页。

③杜春生《越中金石记》卷四《绍兴府上虞县重修学记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

册，第

册，

第

④陈元晋《渔墅稿》卷五《广州州学序贤堂记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第

页。

册 ，第

嘉泰元年仙居县学射圃重加整理，见黄瑞《台州金石录》卷七《宋仙居县重

修学记》，收在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



这一诏令得到地方的响应，洪武初年许多庙学建起了
，

莫不赞之。

《延祐四明志》卷十三《学校》上，见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第 页。

页。

，宇，规模为之一新。 入元以后，均废弃，原有射圃改成了教

授厅。这可能是擅长骑马射箭的蒙古人取得政权以后，担心汉人

造反，对习射之事讳莫如深，加之蒙古人对儒家繁文缛节的反

感，射圃的完全废弛、改作庙学它用也就势所难免。故延祐年间

有人就说：“饮射礼废久矣，朝廷之礼又非远民得瞻，其可见者

学校释奠耳。”

明太祖朱元璋上台之后，锐意改革学校，恢复礼治。洪武二

年明廷颁布学校格式规定：“学内设空阙地一所以为射圃”，“教

学生习射，但遇朔望的日子要试演过，其有司官办事闲时也与官

一体习射，若与有司官、学官不肯用心教学生习射的，定问他要

罪过。

。射圃的模式基本上仿照宋代。射圃位

射圃。以苏州府为例，苏州府学、长洲县学、吴县学、吴江县

学、震泽镇学、昆山县学、常熟县学、嘉定县学的射圃均在洪武

三年到洪武八年间创建

于学宫周围，前、后、左、右不定。或在学宫前，或在学宫后；

或在学宫左，或在学宫右。射圃中建有观德亭，或称射亭、观射

亭，一般为三间。“每遇朔望，邑长贰率厥师生习射于其中，射

，

必以耦而进，胜者赏，负者罚，周旋进退于威仪礼让之间，观者

这样的景象只有在皇帝刻意强调，或地方官雅兴

谢启昆《粤西金石略》卷十四《释奠位序仪式图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

页。册，第

册，第张林《平山县志料集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（第三辑）第

页。④卢熊《苏州府志》（洪武十二年官 ，版本下同）卷十二《学校》，第

页。

⑤杨世沅《句容金石记》卷七《射圃记》，见《石刻史料新编》（第二辑）第

册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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